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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章樹

上
冒
出
的
女
孩

莎
樂
美
終
於
提
筆
寫
信
時
，
女
兒
已
是
遠
在
千
里
之
外
的
陌
生
少
女
。﹁
消
失
的
一
切
都
在
某
處
。
﹂
她
寫
道
，

彷
彿
物
理
學
能
夠
將
時
光
倒
轉
，
挽
救
母
女
倆
的
關
係
。
這
是
她
在
學
校
學
到
的
法
則
：
能
量
既
不
會
增
加
，
也
不
會

減
少
，
沒
有
東
西
會
完
全
消
失
。
人
也
是
一
種
能
量
，
當
我
們
看
不
見
某
人
時
，
他
只
是
到
其
他
地
方
或
換
了
樣
貌
，

有
時
兩
者
皆
是
。
唯
有
黑
洞
例
外
，
它
吞
噬
一
切
，
不
留
一
點
痕
跡
。
但
是
莎
樂
美
好
像
當
它
不
存
在
似
地
繼
續
振
筆

疾
書
。她

濡
濕
的
裙
子
緊
覆
著
雙
腿
，
手
中
的
筆
動
得
飛
快
，
好
像
不
受
手
的
指
使
，
頻
頻
勾
勒
草
寫
字
母
的
尖
角
、

撇
捺
和
圈
圈
，
並
在
銳
利
的
字
母
，
如
t
、
j
、
y
和
g
的
尾
巴
勾
出
花
結
，
似
乎
想
把
這
些
字
串
在
一
起
，
也
把

母
女
重
新
串
在
一
起
。
她
寫
著
寫
著
，
筆
下
的
圈
圈
愈
勾
愈
大
，
彷
彿
需
要
更
多
的
繩
索
，
將
心
底
被
吹
散
的
東
西
重

新
綑
綁
住
，
或
許
不
只
心
底
，
還
有
身
邊
、
過
去
的
一
切
，
包
括
母
親
和
外
婆
的
年
代
那
些
莎
樂
美
從
未
經
歷
過
，
卻

流
傳
下
來
的
故
事
。
這
些
源
源
不
絕
的
故
事
總
是
不
請
自
來
，
有
時
慢
條
斯
理
傳
進
耳
裡
，
有
時
卻
來
勢
洶
洶
，
足
以

將
人
淹
沒
或
沖
上
雲
霄
。
有
些
故
事
並
未
流
傳
下
來
，
徒
留
空
洞
的
沉
默
。
不
過
，
如
果
消
失
的
一
切
仍
在
某
處
，
那

麼
，
這
些
故
事
必
然
還
在
世
界
上
某
個
隱
蔽
的
角
落
繼
續
呼
吸
、
發
光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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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℘

每
個
世
紀
的
第
一
天
總
是
與
眾
不
同
，
位
於
烏
拉
圭
的
迷
你
小
鎮
塔
庫
阿
瑞
波
︵Tacuarem

bó

︶
尤
其
如
此
。
罕

見
的
奇
蹟
總
是
在
這
裡
替
新
的
世
紀
拉
開
序
幕
，
小
鎮
也
因
此
聞
名
。
所
以
那
天
早
晨
，
鎮
上
所
有
人
都
做
好
準
備
，

好
奇
不
安
地
引
領
期
盼
，
有
人
喝
得
爛
醉
，
有
人
不
停
禱
告
，
有
人
接
連
灌
酒
，
有
人
在
樹
叢
底
下
親
熱
，
有
人
倚
在

馬
鞍
上
，
也
有
人
一
杯
接
一
杯
沖
泡
瑪
黛
茶
驅
逐
睡
意
，
等
著
看
新
世
紀
會
發
生
什
麼
出
人
意
表
之
事
。

一
個
世
紀
前
，
也
就
是
一
八○

○

年
，
當
烏
拉
圭
還
不
是
個
國
家
，
只
是
殖
民
地
時
，
教
堂
的
聖
壇
在
新
年
第
一

天
出
現
了
好
幾
大
簍
紫
色
漿
果
。
這
些
從
天
而
降
的
漿
果
熟
透
多
汁
，
足
以
讓
全
村
的
人
吃
兩
大
回
合
還
綽
綽
有
餘
。

聖
壇
侍
童
羅
布
斯
提
安
諾
親
眼
目
睹
神
父
開
門
時
，
發
現
耶
穌
腳
底
下
的
禮
物
熱
得
滲
汁
。
爾
後
的
日
子
裡
，
他
年
年

都
會
描
述
神
父
目
睹
這
一
切
時
的
表
情
：
紫
色
漿
果
沉
浸
在
彩
繪
玻
璃
陽
光
下
，
冒
著
水
珠
，
簍
子
足
足
有
兩
個
大
男

人
的
胸
膛
這
麼
寬
，
香
氣
蒸
騰
得
連
上
帝
也
要
陶
醉
。
羅
布
斯
提
安
諾
花
了
一
整
天
，
甚
至
一
輩
子
轉
述
當
時
的
現
場

實
況
：
﹁
神
父
臉
色
白
得
像
紙
，
接
著
瞠
紅
了
臉
，
兩
眼
一
翻
，
突
然
砰
地
倒
在
地
上
！
我
跑
過
去
搖
他
，
大
喊
：
﹃
神

父
！
神
父
！
﹄
他
人
卻
繃
得
跟
石
頭
一
樣
。
﹂
多
年
後
，
他
還
會
補
上
這
麼
一
段
：
﹁
那
味
道
對
他
來
說
太
濃
烈
啦
，

你
也
知
道
，
就
像
是
女
人
性
高
潮
後
所
散
發
的
氣
味
。
可
憐
的
神
父
每
天
晚
上
獨
守
空
閨
，
這
下
子
可
受
不
了
，
一
堆

被
太
陽
曬
得
熱
呼
呼
的
漿
果
出
現
在
教
堂
，
他
根
本
消
受
不
起
。
﹂

女
人
、
牛
仔
和
孩
童
都
現
身
享
用
這
些
漿
果
，
在
教
堂
聽
眾
席
長
椅
上
看
到
蜂
湧
而
來
的
村
民
還
真
令
人
不
習

慣
。
這
些
漿
果
小
而
圓
，
熟
而
辛
辣
，
和
當
地
的
品
種
全
都
不
同
。
當
村
民
都
躺
下
來
睡
午
覺
幫
助
消
化
時
，
一
位
八

十
幾
歲
的
老
太
太
站
上
講
壇
，
告
訴
大
家
她
小
時
候
聽
來
的
那
些
世
紀
之
初
發
生
在
塔
庫
阿
瑞
波
的
奇
蹟
。﹁
我
告
訴

你
們
，
﹂
她
說
：
﹁
這
是
屬
於
我
們
的
奇
蹟
。
﹂
她
的
下
巴
沾
滿
說
服
力
十
足
的
紫
色
漿
液
。﹁
奇
蹟
就
是
奇
蹟
，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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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
說
來
就
來
，
卻
不
保
證
帶
來
你
祈
求
的
東
西
，
但
你
只
能
接
受
。
奇
蹟
隱
藏
在
日
常
生
活
裡
。
﹂
她
如
實
轉
述
前
人

所
流
傳
下
來
、
一
百
年
前
︵
也
就
是
一
七○

○

年
新
年
當
天
︶
發
生
的
故
事
，
大
家
不
疑
有
他
。
話
說
，
那
天
古
老
的

印
第
安
圖
皮—

瓜
拉
尼
語
歌
聲
在
空
中
飄
揚
，
從
日
出
延
續
至
隔
日
破
曉
。
雖
然
當
時
大
部
分
的
塔
庫
阿
瑞
波
居
民
都

流
著
印
第
安
血
統
，
很
多
人
卻
已
經
不
諳
母
語
。
不
過
，
那
夾
雜
喉
音
，
聽
起
來
如
溪
流
沖
擊
石
礫
、
水
花
四
濺
般
輕

快
的
旋
律
卻
是
無
庸
置
疑
的
。
人
人
都
聽
見
歌
曲
，
卻
無
人
能
找
到
歌
手
。
音
樂
在
風
中
流
竄
，
時
而
縹
緲
，
時
而
濃

烈
，
時
而
破
碎
。

帕
哈
麗
塔
還
小
的
時
候
，
就
聽
遍
這
些
漿
果
、
風
中
的
歌
或
紫
色
女
人
的
故
事
。
她
不
知
道
瓜
拉
尼
語
聽
起
來
像

什
麼
，
她
在
家
裡
聽
到
的
淨
是
塔
庫
阿
瑞
波
的
西
班
牙
語
、
火
焰
的
呼
呼
聲
、
刀
子
劃
過
洋
蔥
的
斷
奏
、
蒂
塔
姑
姑
裙

襬
摩
擦
的
微
響
、
哥
哥
的
爛
吉
他
發
出
的
尖
銳
哀
號
、
外
頭
的
牛
鳴
、
馬
蹄
、
雞
群
的
爭
鬥
喧
譁
、
哥
哥
對
雞
群
破
口

大
罵
，
還
有
蒂
塔
姑
姑
折
疊
、
清
潔
、
攪
拌
、
切
剁
、
灑
掃
和
潑
水
聲
。
蒂
塔
姑
姑
平
常
難
得
開
口
，
不
過
一
旦
說
起

故
事
便
停
不
下
來
，
不
僅
掏
心
挖
肺
，
還
嚴
格
要
求
大
家
洗
耳
恭
聽
。
她
總
是
在
做
菜
的
時
候
說
故
事
，
故
事
從
她
口

中
潺
潺
流
瀉
出
來
，
沾
濕
所
有
角
落
，
使
得
沒
有
隔
間
的
小
屋
滿
溢
流
動
的
幽
魂
。

﹁
妳
要
知
道
，
﹂
她
會
說
：
﹁
為
什
麼
妳
哥
哥
叫
阿
蒂
加
斯
。
﹂
帕
哈
麗
塔
一
聽
，
就
明
白
又
是
幫
忙
姑
姑
剁
牛

肉
、
燉
湯
的
時
候
。
她
對
故
事
的
來
龍
去
脈
已
經
瞭
若
指
掌
，
就
好
像
她
還
沒
握
刀
，
就
已
經
知
道
刀
的
形
狀
。
她
點

頭
應
好
，
走
到
姑
姑
身
邊
，
把
耳
朵
張
得
像
井
口
般
大
。

﹁
他
跟
妳
曾
祖
父
同
名
。
我
知
道
有
人
不
相
信
，
但
烏
拉
圭
偉
大
的
解
放
英
雄
荷
西
．
赫
瓦
希
奧
．
阿
蒂
加
斯
A

就
是
我
祖
父
，
這
點
千
真
萬
確
。
沒
錯
，
他
率
領
牛
仔
、
印
第
安
人
和
重
獲
自
由
的
奴
隸
發
動
獨
立
戰
爭
，
大
家
都
知

道
他
是
怎
麼
辦
到
的
，
下
次
我
再
告
訴
妳
這
段
故
事
。
不
過
他
也
在
一
個
牛
仔
之
女
安
娜
莉
狄
亞
的
肚
皮
裡
播
了
種
。

這
個
髮
長
及
膝
的
姑
娘
做
的
血
香
腸
，
可
是
黑
河
北
岸
最
好
的
。
當
時
她
才
十
四
歲
，
說
了
別
人
也
不
會
相
信
，
但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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妳
甭
管
別
人
，
無
論
如
何
妳
都
得
把
歷
史
傳
承
下
去
。
看
著
，
帕
哈
麗
塔
，
把
肉
切
小
塊
一
點
，
像
這
樣
。
﹂

她
監
督
帕
哈
麗
塔
剁
肉
，
直
到
滿
意
為
止
，
接
著
彎
腰
翻
動
灶
裡
的
炭
，
身
後
飄
浮
著
一
個
透
明
、
留
著
烏
溜
溜

秀
髮
的
女
孩
，
捧
著
血
香
腸
，
睜
大
雙
眼
，
反
覆
擠
捏
香
腸
肉
。

﹁
這
麼
說
吧
，
一
八
二○

年
的
某
個
晚
上
，
荷
西
．
赫
瓦
希
奧
和
安
娜
莉
狄
亞
在
獸
皮
上
翻
雲
覆
雨
，
這
事
正
好

發
生
在
他
被
巴
西
人
擊
退
之
前
。
後
來
他
逃
到
巴
拉
圭
的
森
林
裡
，
從
此
斷
了
音
訊
。
安
娜
莉
狄
亞
生
了
個
完
美
的
女

娃
，
名
叫
雅
絲
貝
蘭
莎
，
也
就
是
我
媽
媽
，
妳
還
記
得
她
的
名
字
吧
？
她
比
撒
野
的
牛
還
健
壯
，
長
大
後
愛
上
瘋
牛
仔

﹁
長
刀
﹂
B

，
也
就
是
妳
爺
爺
。﹁
長
刀
﹂
出
生
時
叫
李
卡
多
．
托
瑞
斯
，
但
他
很
快
就
替
自
己
贏
得
更
貼
切
的
稱
號
。

他
人
如
其
名
，
揮
舞
長
刀
的
技
術
無
人
能
出
其
右
，
連
天
使
都
甘
拜
下
風
。
﹂

帕
哈
麗
塔
剁
呀
剁
，
看
見
年
輕
的
牛
仔
爺
爺
高
舉
長
刀
，
刀
鋒
熠
熠
生
光
，
鮮
紅
的
牛
血
從
刀
口
滴
落
地
面
。

﹁
在
妳
爸
爸
和
我
都
還
沒
出
生
前
，﹃
長
刀
﹄
最
出
名
的
就
是
他
那
溫
柔
的
嗓
子
、
暴
烈
的
性
格
還
有
百
發
百
中
的

技
術
。
他
馳
騁
在
草
原
上
，
揮
舞
長
刀
、
流
星
錘
C

和
套
索
，
追
趕
牲
畜
，
取
牠
們
的
肉
和
皮
毛
賣
到
南
方
的
港
口
，

然
後
到
舶
來
品
店
買
下
來
自
印
度
和
羅
馬
的
珠
寶
等
禮
物
，
送
給
雅
絲
貝
蘭
莎
。
可
是
她
不
希
罕
，
把
禮
物
成
堆
放
在

家
裡
的
角
落
。
對
她
而
言
，
這
些
都
不
重
要
，
她
只
要
他
陪
在
身
邊
就
好
，
卻
因
此
吃
了
很
多
苦
。
我
出
生
時
，
她
身

邊
一
個
人
也
沒
有
。
後
來
她
讀
了
翁
布
樹
和
賽
波
樹
D

茶
葉
揭
示
的
預
言
，
嚇
得
花
容
失
色
，
因
為
它
們
發
出
清
楚
、

明
白
卻
可
怕
的
警
訊
：
戰
爭
四
起
，
每
過
一
季
就
產
生
一
個
新
的
暴
君
，
組
織
軍
隊
，
殲
滅
別
的
軍
隊
，
稱
霸
後
又
失

勢
；
年
輕
人
相
互
殘
殺
，
將
人
大
卸
八
塊
丟
給
狗
吃
，
血
流
成
河
，
簡
直
可
以
染
紅
大
地
。
別
做
鬼
臉
，
帕
哈
麗
塔
。

瞧
，
水
滾
了
。
﹂

帕
哈
麗
塔
蹲
下
來
，
在
燒
得
紅
燙
的
鍋
爐
裡
放
入
牛
肉
。
那
是
新
鮮
的
牛
肉
，
可
不
是
年
輕
人
的
血
肉
。
落
日
將

泥
地
、
桌
子
和
獸
皮
毯
照
得
發
亮
，
點
燈
的
時
間
快
到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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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總
而
言
之
，
長
刀
和
雅
絲
貝
蘭
莎
住
的
鄉
村
飽
受
戰
火
摧
殘
。
不
久
之
後
，
薩
拉
維
亞
家
的
兩
兄
弟
阿
帕
利
席

歐
和
古
梅
勒
辛
多
到
來
。
他
們
在
塔
庫
阿
瑞
波
招
募
軍
隊
，
企
圖
推
翻
當
時
的
暴
君
，
爭
取
獨
立
，
並
自
信
可
以
打
勝

仗
。
妳
爺
爺
對
他
們
說
的
話
深
信
不
移
，
跟
著
他
們
離
開
烏
拉
圭
，
跑
到
巴
西
作
戰
。
但
他
絕
口
不
提
曾
經
親
眼
目
睹

的
戰
爭
，
發
誓
就
算
要
下
地
獄
也
不
願
提
到
那
些
往
事
，
還
說
連
魔
鬼
都
聽
不
下
去
。
所
以
那
些
事
我
們
一
無
所
知
，

但
我
們
確
實
知
道
他
親
手
埋
葬
了
古
梅
勒
辛
多
，
又
親
眼
看
著
敵
人
把
他
的
遺
體
挖
出
來
，
斬
了
他
的
頭
沿
街
示
眾
。

三
年
後
，
長
刀
連
滾
帶
爬
回
到
雅
絲
貝
蘭
莎
身
邊
，
一
起
蓋
了
座
小
棚
屋
，
也
就
是
我
們
現
在
站
的
地
方
，
妳
爸
爸
和

哥
哥
都
是
在
這
裡
出
生
的
，
這
也
是
妳
哥
哥
之
所
以
叫
阿
蒂
加
斯
的
由
來
。
﹂

蒂
塔
姑
姑
攪
拌
燉
湯
時
陷
入
沉
默
。
帕
哈
麗
塔
清
洗
刀
碗
時
胡
思
亂
想
，
腦
中
淨
是
被
砍
下
的
頭
顱
、
長
長
的
頭

髮
和
國
外
進
口
的
珠
寶
。

                ℘

阿
蒂
加
斯
清
楚
記
得
蒂
塔
姑
姑
是
什
麼
時
候
搬
進
來
的
。
時
間
是
一
八
九
九
年
，
帕
哈
麗
塔
第
一
次
出
生
，
在
樹

和
奇
蹟
發
生
之
前
。

那
年
他
剛
滿
四
歲
，
母
親
拉
蘿
哈
難
產
而
死
，
只
留
下
一
片
血
海
與
一
個
睜
著
黑
色
大
眼
珠
的
女
嬰
。
上
一
回
生

產
也
是
以
死
亡
告
終
，
只
不
過
死
的
是
嬰
兒
，
媽
媽
則
活
下
來
繼
續
煮
菜
唱
歌
。
這
一
回
，
她
卻
一
動
也
不
動
，
血
泊

浸
濕
了
家
人
睡
覺
時
蓋
的
層
層
獸
皮
，
獸
皮
全
數
報
廢
。
看
到
爸
爸
米
格
勒
哭
著
拿
著
獸
皮
磨
搓
自
己
的
臉
，
任
由
鮮

血
染
紅
臉
龐
，
阿
蒂
加
斯
嚇
壞
了
。
儘
管
女
嬰
嚎
啕
大
哭
，
米
格
勒
卻
充
耳
不
聞
，
害
得
當
晚
大
家
都
無
法
入
眠
。
隔

天
蒂
塔
姑
姑
趕
來
，
檢
視
棚
屋
一
圈
：
拉
蘿
哈
的
牛
頭
骨
凳
不
在
桌
旁
的
位
置
，
而
是
被
米
格
勒
握
在
手
裡
。
他
面
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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僵
直
地
坐
著
，
阿
蒂
加
斯
則
坐
在
背
後
發
硬
的
獸
皮
上
，
手
中
抱
著
扭
動
的
娃
兒
，
灶
炕
又
空
又
冷
。
蒂
塔
姑
姑
煮
了

一
鍋
食
物
，
擦
掉
牆
上
的
血
跡
，
炸
了
些
煎
餅
，
把
作
廢
的
獸
皮
拖
出
屋
外
，
又
清
理
了
衣
物
。
她
在
四
座
小
山
丘
之

外
找
到
一
個
年
輕
奶
媽
，
哺
育
這
個
尚
未
命
名
的
女
嬰
。
圍
在
塔
庫
阿
瑞
波
井
邊
閒
話
的
人
都
稱
她
﹁
那
個
娃
兒
﹂。

阿
蒂
加
斯
很
高
興
姑
姑
能
留
下
來
陪
他
們
，
他
的
姑
姑
就
像
翁
布
樹
一
樣
，
樹
幹
粗
壯
，
沉
默
地
活
著
。
他
在

姑
姑
的
樹
蔭
下
棲
身
，
靠
著
她
溫
暖
的
樹
皮
歇
息
。
季
節
遽
變
，
由
寒
轉
熱
，
忽
而
又
冷
，
米
格
勒
漸
漸
變
得
心
如
鐵

石
，
硬
如
煙
燻
牛
肉
。
有
天
晚
上
，
嚴
冬
的
寒
風
鑽
入
牆
縫
，
屋
外
的
樹
在
澄
澈
的
天
空
下
彎
曲
擺
盪
，
天
上
的
月
亮

大
得
可
以
從
肚
腩
裡
吐
出
小
牛
，
女
娃
在
蒂
塔
的
懷
裡
哭
了
起
來
。

﹁
叫
她
閉
嘴
，
蒂
塔
。
﹂
米
格
勒
說
道
。

﹁
要
怪
就
怪
風
，
而
且
她
正
在
長
牙
。
﹂

﹁
殺
死
這
小
賤
貨
好
了
！
﹂

阿
蒂
加
斯
瑟
縮
在
陰
影
中
，
他
那
沒
有
名
字
的
妹
妹
睜
著
大
眼
睛
看
著
父
親
。

蒂
塔
姑
姑
開
口
：
﹁
米
格
勒
。
﹂

﹁
閉
嘴
。
﹂

﹁
米
格
勒
，
冷
靜
點
。
﹂

﹁
我
很
冷
靜
，
我
說
殺
了
她
。
﹂

蒂
塔
姑
姑
瞪
著
阿
蒂
加
斯 

，
將
懷
中
的
女
嬰
抱
得
更
緊
，
阿
蒂
加
斯
則
瞪
著
女
嬰
，
女
嬰
也
目
不
轉
睛
地
回
望
。

看
著
爸
爸
臉
上
簡
直
可
以
把
人
碎
屍
萬
段
的
表
情
，
阿
蒂
加
斯
嚇
得
屁
滾
尿
流
。
火
漸
漸
熄
滅
，
發
出
細
微
的
爆
裂

聲
，
米
格
勒
轉
身
推
開
門
口
的
皮
革
門
簾
，
走
了
出
去
。
阿
蒂
加
斯
想
像
爸
爸
孤
單
地
站
在
外
頭
，
天
上
星
子
三
三
兩

兩
。
接
著
他
聽
到
父
親
跨
上
馬
背
，
穿
越
原
野
而
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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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
天
，
女
嬰
失
蹤
了
。
雖
然
他
們
一
家
子
都
睡
在
同
張
獸
皮
上
，
卻
沒
有
人
發
覺
她
消
失
。
他
們
在
附
近
做
了
地

毯
式
的
搜
索
，
但
無
功
而
返
：
沒
有
爬
行
的
痕
跡
、
沒
有
線
索
、
沒
有
嬰
兒
的
屍
骸
。
女
嬰
消
失
一
星
期
後
，
流
傳
在

塔
庫
阿
瑞
波
的
閒
言
閒
語
都
認
為
她
已
經
死
了
。
按
照
虔
誠
的
羅
莎
太
太
的
說
法
，
她
被
天
使
帶
到
天
堂
去
。
但
事
實

上
女
嬰
是
因
為
飢
餓
、
遭
人
遺
棄
、
落
入
鷹
爪
而
死
的
。
她
死
時
沒
有
名
字
，
無
依
無
靠
。
面
對
流
言
蜚
語
，
米
格
勒

不
發
一
語
，
不
置
可
否
，
無
淚
也
無
笑
。

只
有
蒂
塔
馬
不
停
蹄
、
鍥
而
不
捨
地
搜
尋
女
嬰
的
下
落
。
她
踏
破
鐵
鞋
，
訪
遍
油
綠
的
原
野
、
低
矮
的
山
丘
、
茂

密
的
樹
叢
、
高
大
多
蔭
的
樹
林
，
以
及
通
往
鎮
上
那
片
陽
光
充
沛
的
斜
坡
、
廣
場
、
教
堂
、
三
座
石
井
和
每
戶
人
家
。

那
些
零
星
散
落
在
風
景
裡
的
棚
屋
，
看
起
來
像
開
了
窗
的
小
方
盒
，
裡
頭
的
女
人
總
是
喋
喋
不
休
，
此
刻
卻
表
示
愛
莫

能
助
。
入
夜
後
，
她
會
泡
翁
布
樹
和
賽
波
樹
做
的
茶
，
盯
著
濕
熱
的
茶
葉
形
狀
尋
找
有
關
女
嬰
下
落
的
諭
示
，
就
算
能

讀
出
她
已
死
亡
的
訊
息
也
好
，
可
惜
毫
無
斬
獲
，
只
好
繼
續
搜
尋
下
去
。

在
幾
次
尋
人
的
過
程
中
，
蒂
塔
把
阿
蒂
加
斯
帶
在
身
邊
，
其
中
一
次
經
驗
日
後
對
他
產
生
了
不
可
抹
滅
的
影

響
︵
多
年
後
，
年
邁
的
他
扛
著
來
福
槍
穿
越
叢
林
時
，
也
曾
自
忖
：
如
果
沒
有
那
一
天
的
經
歷
，
或
許
他
只
會
在
塔
庫

阿
瑞
波
過
著
平
淡
無
奇
的
一
生
︶。
那
是
個
禮
拜
天
，
一
早
全
家
人
便
到
鎮
上
教
堂
參
加
彌
撒
。
阿
蒂
加
斯
非
常
厭
惡

教
堂
，
因
為
它
勾
起
他
最
後
一
次
看
到
母
親
穿
著
黑
色
壽
衣
，
被
野
花
環
繞
的
回
憶
。
神
父
說
得
興
致
高
昂
、
口
沫
橫

飛
，
但
阿
蒂
加
斯
的
膝
蓋
痠
極
了
。
回
家
的
路
上
，
姑
姑
毫
無
預
警
，
未
多
做
解
釋
便
策
馬
往
另
外
一
個
方
向
馳
去
。

阿
蒂
加
斯
舉
目
四
望
，
掃
視
草
原
、
高
大
的
尤
加
利
樹
和
遠
處
的
羊
群
，
卻
不
見
妹
妹
的
身
影
。
兩
人
沉
默
地
騎
馬
前

行
，
四
周
灑
滿
熾
熱
的
陽
光
。

一
小
時
後
，
阿
蒂
加
斯
再
也
坐
不
住
了
。﹁
姑
姑
，
﹂
他
問
：
﹁
我
們
還
要
找
多
久
？
﹂

蒂
塔
不
答
話
，
也
沒
有
放
慢
速
度
。
她
的
裙
襬
摩
擦
馬
身
，
沙
沙
作
響
。
之
所
以
兜
這
一
圈
，
也
許
是
因
為
她
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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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
某
種
特
殊
的
嫩
芽
、
捲
葉
或
苦
澀
的
根
來
做
草
藥
或
膏
藥
。
蒂
塔
無
時
無
刻
都
在
蒐
集
這
些
東
西
，
鎮
上
的
人
都
笑

她
，
因
為
她
為
了
裝
從
別
人
地
盤
上
拔
來
的
草
，
總
是
把
裙
子
撩
到
大
腿
。
高
勒
德
家
的
男
孩
曾
經
因
此
嘲
笑
阿
蒂
加

斯
：
﹁
我
看
你
姑
姑
腿
上
都
是
爛
泥
巴
，
她
瘋
了
吧
？
整
天
找
死
娃
娃
！
﹂
他
為
此
把
他
們
教
訓
了
一
頓
，
弄
得
遍
體

鱗
傷
才
回
家
。

蒂
塔
忽
然
停
了
下
來
，
跳
下
馬
背
，
駐
足
不
前
。
阿
蒂
加
斯
也
跟
著
下
馬
。

他
們
站
在
一
片
陌
生
的
草
原
上
，
沒
有
牛
羊
，
杳
無
人
跡
，
更
沒
有
女
嬰
從
天
而
降
，
草
原
上
除
了
幾
棵
翁
布
樹

之
外
，
一
無
所
有
。
空
。
無
。
這
樣
空
無
的
地
方
，
是
找
不
到
妹
妹
的
，
畢
竟
女
嬰
是
無
法
在
野
外
生
存
的
呀
。
就
算

找
到
，
大
概
也
被
撕
碎
了
，
和
落
單
的
羊
一
樣
，
只
剩
下
白
骨
和
咬
爛
的
肉
。
阿
蒂
加
斯
坐
了
下
來
，
望
著
姑
姑
的
背

影
，
看
姑
姑
漆
黑
的
辮
子
像
條
縫
線
般
劃
過
背
脊
，
站
得
挺
直
。
他
等
啊
等
，
卻
什
麼
事
都
沒
有
發
生
。
太
陽
螫
人
，

他
熱
得
想
揍
什
麼
東
西
出
氣
。
這
草
原
又
禿
又
蠢
、
太
陽
毒
辣
，
姑
姑
站
著
，
文
風
不
動
。
他
忽
地
跳
了
起
來
，
說
：

﹁
姑
姑
，
我
們
在
這
裡
幹
什
麼
啊
？
﹂

﹁
我
們
在
聆
聽
。
聽
鳥
。
﹂

聽
到
這
奇
怪
的
說
法
，
阿
蒂
加
斯
開
口
想
抗
議
。
但
說
時
遲
那
時
快
，
在
下
一
口
氣
還
沒
吸
上
來
，
嘴
巴
還
來
不

及
張
開
前
，
整
個
草
原
的
聲
音
突
然
充
盈
他
的
身
體
。
鳥
兒
在
天
際
與
葉
間
啁
啾
，
好
似
在
他
體
內
綻
裂
的
骨
頭
中
高

歌
；
抑
揚
頓
挫
的
鳥
囀
在
血
肉
和
葉
縫
中
哀
鳴
、
低
吟
、
哭
喊
，
傾
吐
不
可
說
的
祕
密
，
教
人
難
以
承
受
。
他
不
能
理

解
這
一
切
：
草
原
、
敞
開
喉
嚨
喧
囂
的
小
鳥
、
寬
闊
的
世
界
，
那
聲
音
迴
盪
開
來
，
傾
瀉
神
祕
的
旋
律
，
幾
乎
讓
他
失

魂
落
魄
。
驚
慌
失
措
的
他
想
尿
尿
、
哭
泣
，
卻
無
能
為
力
，
只
好
把
臉
埋
進
散
發
馥
郁
清
香
的
草
叢
，
聆
聽
鳥
鳴
。

那
天
他
們
並
沒
有
找
到
女
嬰
。
實
際
上
，
新
年
當
天
快
馬
加
鞭
趕
到
廣
場
報
告
消
息
的
，
既
不
是
蒂
塔
也
不
是
阿

蒂
加
斯
，
而
是
年
輕
的
卡
麗
塔
．
羅
伯
烈
斯
。
阿
蒂
加
斯
看
見
胡
桃
色
的
辮
子
在
她
身
後
飛
揚
，
和
她
的
馬
好
像
浸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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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樣
的
染
劑
似
的
，
顏
色
和
光
澤
如
出
一
轍
。
她
來
的
時
機
正
好
，
新
世
紀
已
經
過
了
九
小
時
，
廣
場
上
的
石
板
在
早

晨
陽
光
的
注
視
下
嘶
嘶
作
響
，
而
打
呼
的
醉
漢
、
年
輕
的
情
侶
、
流
浪
狗
和
抱
著
破
吉
他
的
阿
蒂
加
斯
︵
此
時
他
正
用

吃
奶
的
力
氣
努
力
製
造
非
常
微
渺
的
吉
他
聲
︶
三
三
兩
兩
地
逗
留
在
這
個
派
對
據
點
。
打
從
午
夜
十
二
點
就
進
教
堂
的

羅
莎
太
太
，
到
現
在
還
沒
出
來
。
其
實
她
從
耶
誕
節
就
開
始
齋
戒
，
乞
求
上
帝
別
帶
來
不
幸
︵
大
屠
殺
、
霍
亂
或
丈
夫

偷
情
之
類
︶。
儘
管
如
此
，
大
家
從
來
不
把
她
的
認
真
當
一
回
事
。
自
從
三
年
前
她
兒
子
加
入
阿
帕
利
席
歐
．
薩
拉
維

亞
率
領
的
反
叛
軍
一
去
無
返
之
後
，
她
便
不
停
地
齋
戒
禱
告
。
丈
夫
找
不
到
她
時
，
只
要
騎
馬
到
教
堂
，
一
把
將
跪
著

的
妻
子
抓
回
家
做
飯
即
可
。
人
們
都
稱
讚
她
丈
夫
忍
功
了
得
，
不
過
，
讓
他
戴
綠
帽
的
是
上
帝
，
也
只
能
算
他
倒
楣
！

﹁
我
發
現
奇
蹟
了
！
﹂
卡
麗
塔
喊
道
：
﹁
賽
波
樹
上
出
現
嬰
兒
！
﹂

瞬
間
，
阿
蒂
加
斯
停
止
撥
弦
，
情
侶
停
止
接
吻
，
連
坐
在
長
椅
上
的
店
老
闆
阿
爾
方
索
都
醉
醺
醺
地
抬
起
頭
。

﹁
妳
確
定
嗎
？
﹂

﹁
當
然
確
定
。
﹂

﹁
咱
們
瞧
瞧
去
。
﹂

出
發
前
，
他
們
先
進
禮
拜
堂
通
知
羅
莎
太
太
。
彩
繪
玻
璃
的
柔
光
越
過
頭
頂
，
輕
輕
掠
過
長
椅
，
踱
過
長
長
的
走

道
，
映
在
羅
莎
太
太
虔
誠
的
背
上
。
卡
麗
塔
沾
了
聖
水
，
草
草
劃
了
個
十
字
。
為
了
美
麗
的
卡
麗
塔
，
阿
蒂
加
斯
也
趕

緊
依
樣
畫
葫
蘆
。

﹁
羅
莎
太
太
，
﹂
卡
麗
塔
低
聲
說
：
﹁
奇
蹟
發
生
了
，
賽
波
樹
上
有
個
嬰
兒
！
﹂

羅
莎
太
太
的
目
光
從
念
珠
上
抬
起
。﹁
嬰
兒
？
﹂

﹁
是
的
。
﹂

﹁
噢
，
﹂
她
蹙
眉
道
：
﹁
天
賜
之
福
啊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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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們
策
馬
沿
著
泥
土
路
，
往
塔
庫
阿
瑞
波
東
方
直
奔
。
阿
蒂
加
斯
也
跨
上
熱
呼
呼
的
馬
背
，
雖
然
徹
夜
未
眠
導
致

的
激
烈
疲
倦
襲
來
，
但
是
他
不
想
休
息
，
只
想
騎
到
鎮
的
邊
境
、
騎
到
天
涯
海
角
。
新
世
紀
到
了
，
他
可
以
無
止
盡
地

騎
下
去
，
而
這
個
嬰
兒
可
能
是⋯

⋯

不
，
不
會
的
，
不
可
能⋯
⋯

但
如
果
她
真
的
是⋯

⋯

。
鮮
明
的
色
彩
在
他
四
周
環

繞
：
夏
季
草
原
的
綠
與
金
黃
、
早
晨
天
空
的
湛
藍
，
還
有
深
棕
色
的
小
棚
屋
，
愈
來
愈
多
人
從
小
棚
屋
裡
出
來
，
加
入

他
們
的
行
列
。
紮
頭
巾
的
女
人
從
門
簾
後
探
頭
出
來
打
聽
消
息
，
匆
匆
出
門
時
灶
裡
的
餘
燼
還
閃
著
火
光
，
那
些
在
太

陽
底
下
喝
瑪
黛
茶
的
男
人
們
也
紛
紛
替
馬
鬆
綁
，
把
孩
子
往
馬
鞍
上
一
攬
，
便
出
發
了
。

群
眾
一
下
子
就
暴
增
兩
倍
，
接
著
四
倍
，
和
那
些
席
捲
各
村
莊
的
軍
隊
一
樣
迅
速
增
長
。
當
他
們
抵
達
時
，
已
經

日
正
當
中
，
太
陽
開
始
準
備
下
山
。
那
樹
亭
亭
如
蓋
，
覆
著
東
邊
那
口
井
，
而
在
離
地
三
十
公
尺
的
樹
頂
上
，
高
坐
著

一
個
抓
著
細
枝
的
小
女
孩
。

她
還
不
滿
一
歲
，
膚
色
比
巧
克
力
淡
兩
個
色
階
，
顎
骨
高
，
披
著
亂
髮
，
眼
睛
像
生
日
蛋
糕
一
樣
又
圓
又
濕
。
她

看
起
來
毫
無
懼
色
，
也
沒
有
想
從
樹
上
下
來
的
意
思
。

阿
蒂
加
斯
把
頭
仰
得
老
高
，
殷
切
期
盼
能
引
起
她
的
注
意
。﹁
看
我
一
眼
吧
。
﹂

﹁
她
是
巫
婆
！
﹂
有
個
女
人
說
道
。

﹁
巫
婆
送
我
們
一
個
小
女
巫
！
﹂

﹁
別
鬧
了
，
﹂
羅
莎
太
太
怒
道
：
﹁
她
是
來
保
佑
塔
庫
阿
瑞
波
的
天
使
。
﹂

﹁
怎
麼
保
佑
？
下
場
嬰
兒
便
便
雨
嗎
？
﹂

﹁
她
才
不
是
天
使
，
不
過
是
個
小
娃
兒
。
﹂

﹁
而
且
髒
兮
兮
的
。
﹂

﹁
搞
不
好
她
是
加
利
巴
迪
家
的
小
孩
，
他
們
整
天
爬
樹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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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只
有
加
利
巴
迪
家
的
小
男
生
才
爬
樹
啦
。
﹂

﹁
而
且
只
爬
翁
布
樹
。
﹂

﹁
沒
錯
，
有
誰
爬
得
上
這
棵
樹
呢
？
﹂

五
十
個
塔
庫
阿
瑞
波
村
民
仰
頭
望
著
小
女
孩
。
這
棵
樹
看
起
來
大
得
出
奇
，
如
果
是
枝
枒
低
矮
、
容
易
攀
爬
的

翁
布
樹
，
那
就
不
算
奇
蹟
或
神
話
，
自
然
也
不
會
被
傳
頌
九
十
年
之
久
，
但
是
這
棵
據
說
是
塔
庫
阿
瑞
波
最
高
的
賽
波

樹
，
最
低
的
枝
枒
離
地
面
至
少
幾
公
尺
高
，
很
難
想
像
有
哪
個
成
人
可
以
搖
搖
晃
晃
地
抱
著
嬰
兒
爬
上
樹
，
更
別
說
是

嬰
兒
自
己
爬
上
去
。

﹁
很
好
，
羅
莎
太
太
，
妳
要
的
奇
蹟
出
現
了
。
﹂

﹁
這
是
我
們
的
奇
蹟
。
﹂

﹁
奇
蹟
就
是
奇
蹟
，
我
們
還
有
什
麼
話
可
說
？
﹂

﹁
感
謝
上
帝
吧
。
﹂

﹁
妳
說
了
算
。
﹂

﹁
當
然
，
我
很
認
真
的
。
﹂

﹁
我
可
沒
有
惡
意
。
﹂

﹁
嗯
。
﹂

﹁
聽
著
，
各
位
，
別
再
吵
了
。
﹂

﹁
我
們
要
想
辦
法
把
她
弄
下
來
。
﹂

﹁
梯
子
！
﹂

﹁
我
們
把
她
搖
下
來
好
了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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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沒
有
夠
長
的
梯
子
。
我
很
清
楚
，
所
有
的
梯
子
都
是
我
做
的
。
﹂

﹁
我
可
以
爬
樹
。
﹂

﹁
你
連
上
馬
都
有
問
題
吧
，
老
兄
！
﹂

﹁
我
們
應
該
等
預
兆
。
﹂

﹁
然
後
呢
？
放
她
在
樹
上
再
等
一
世
紀
嗎
？
﹂

小
女
孩
四
平
八
穩
、
不
為
所
動
地
高
坐
在
這
片
喧
囂
之
上
。
阿
蒂
加
斯
默
想
：
看
我
一
眼
吧
。
小
女
孩
四
處
張

望
，
接
著
與
阿
蒂
加
斯
四
目
相
接
。
妳
，
是
妳
。
兩
人
的
目
光
有
血
肉
、
有
力
量
，
彷
彿
是
解
不
開
的
隱
形
枝
枒
，
勢

必
永
遠
相
連
。

﹁
我
認
識
她
，
﹂
他
大
喊
：
﹁
她
是
我
妹
妹
。
﹂

所
有
人
都
轉
過
來
看
著
阿
蒂
加
斯
。

﹁
你
妹
妹
？
﹂

﹁
什
麼
妹
妹
？
﹂

﹁
唉
呀⋯

⋯

他
指
的
是⋯

⋯

﹂

﹁
可
憐
的
小
東
西
。
﹂

﹁
聽
著
，
阿
蒂
加
斯
，
﹂
卡
麗
塔
在
他
身
邊
蹲
了
下
來
，﹁
她
不
可
能
是
你
妹
妹
。
﹂

﹁
為
什
麼
？
﹂

﹁
因
為
她
已
經
失
蹤
太
久
啦
。
﹂

﹁
她
不
可
能
活
下
來
的
。
﹂

﹁
小
女
孩
自
己
一
個
人
不
可
能
活
下
來
的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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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但
是
她
活
下
來
了
。
﹂
阿
蒂
加
斯
說
。

卡
麗
塔
和
羅
莎
太
太
互
相
交
換
了
一
個
眼
神
。

﹁
而
且
，
﹂
他
繼
續
說
：
﹁
如
果
她
不
是
我
妹
妹
，
那
她
從
哪
裡
來
的
？
﹂

羅
莎
太
太
欲
語
還
休
，
無
人
作
聲
。
阿
蒂
加
斯
再
度
抬
頭
望
著
樹
頂
的
女
嬰
，
她
也
回
望
著
他
。
她
是
如
此
遙

遠
，
如
此
接
近
天
堂
，
但
阿
蒂
加
斯
發
誓
自
己
可
以
清
楚
看
見
小
女
孩
精
神
奕
奕
的
眸
子
裡
那
烏
溜
溜
的
眼
珠
，
甚
至

眼
白
中
的
微
血
管
。
他
想
像
自
己
飛
騰
起
來
，
和
她
面
對
面
。

﹁
等
等
我
。
﹂
他
朝
著
樹
叢
深
處
喊
道
，
旋
即
躍
上
馬
往
山
丘
下
疾
馳
而
去
。

在
自
家
門
外
找
到
正
在
拔
雞
毛
的
姑
姑
蒂
塔
，
阿
蒂
加
斯
火
速
下
馬
，
把
早
晨
廣
場
上
發
生
的
事
、
賽
波
樹
和
樹

上
的
小
孩
一
股
腦
兒
全
告
訴
她
。
蒂
塔
聽
了
之
後
，
仰
臉
向
陽
，
無
聲
地
蠕
動
嘴
唇
，
大
手
往
圍
裙
上
擦
了
擦
，
解
下

圍
裙
便
說
：
﹁
咱
們
走
！
﹂

等
他
們
抵
達
時
，
村
裡
大
部
分
的
人
已
經
將
樹
團
團
圍
住
。
女
人
帶
著
小
孩
，
小
孩
帶
著
他
們
的
曾
祖
父
，
男

人
帶
著
妻
子
，
連
廣
場
上
的
野
狗
也
成
群
結
隊
過
來
，
馬
兒
則
在
附
近
啃
草
。
羅
莎
太
太
犧
牲
裙
子
的
前
襬
，
跪
在
地

上
捻
著
十
六
年
前
教
宗
賜
過
福
的
念
珠
虔
誠
祈
禱
，
店
老
闆
的
兒
子
吹
奏
著
木
笛
，
狗
兒
嚎
吠
，
一
杯
杯
瑪
黛
茶
和
一

簍
簍
肉
餡
餅
在
眾
人
手
中
傳
遞
。
人
們
談
論
女
嬰
、
甜
點
，
誰
喝
了
多
少
酒
，
還
有
昨
晚
誰
又
和
誰
在
廣
場
上
幹
了
什

麼
事
，
爭
論
一
波
未
平
一
波
又
起
。
那
女
嬰
在
高
高
的
樹
梢
上
望
著
眾
人
，
身
邊
的
葉
子
就
像
收
養
者
的
手
臂
擁
抱
著

她
。

蒂
塔
和
阿
蒂
加
斯
從
馬
鞍
上
躍
下
，
大
夥
兒
全
噤
了
聲
。
蒂
塔
不
高
，
卻
身
形
壯
碩
，
下
巴
線
條
剛
毅
，
令
人
敬

畏
。﹁
讓
我
們
獨
處
一
下
。
﹂
她
望
著
女
嬰
，
朝
人
群
說
道
。
沒
人
想
錯
過
這
場
好
戲
，
更
不
想
把
問
題
留
給
別
人
解

決
，
但
是
很
多
老
人
家
骨
頭
不
太
靈
光
時
都
得
找
古
怪
又
神
祕
的
蒂
塔
幫
忙
，
士
兵
口
吐
白
沫
時
也
仰
賴
她
治
療
，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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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大
夥
兒
很
難
拒
絕
她
。
一
群
人
緩
慢
而
不
甘
願
地
解
散
了
。

﹁
你
也
是
，
阿
蒂
加
斯
。
﹂

阿
蒂
加
斯
對
姑
姑
唯
命
是
從
。
空
氣
悶
熱
難
耐
，
跨
下
馳
騁
的
馬
身
汗
濕
不
已
。
他
加
入
一
群
在
翁
布
樹
下
乘
涼

的
人
，
坐
在
馬
鞍
上
，
轉
身
望
著
姑
姑
和
縮
在
高
處
的
女
嬰
小
小
身
影
。
小
女
嬰
一
動
也
不
動
，
宛
如
靠
在
天
際
的
一

個
黑
影
。
只
見
蒂
塔
突
然
高
舉
雙
手
，
好
像
在
等
待
什
麼
，
霎
時
樹
梢
一
陣
搖
擺
，
樹
叢
嘩
地
從
上
而
下
裂
出
一
道
閃

電
似
的
開
口
，
蒂
塔
環
抱
砰
然
撞
上
胸
口
的
東
西
。
阿
蒂
加
斯
看
到
姑
姑
從
樹
邊
踱
開
，
走
回
村
裡
。
月
亮
升
起
前
，

整
個
塔
庫
阿
瑞
波
都
聽
說
了
小
女
孩
墜
下
後
起
飛
，
或
者
起
飛
後
墜
下
的
故
事
。

他
們
將
她
取
名
為
帕
哈
麗
塔
，
意
為
﹁
小
小
鳥
﹂。

                ℘

並
不
是
所
有
的
生
命
都
是
這
樣
開
始
的
。
瞧
瞧
伊
格
納
吉
歐
．
費
里
耶
利
，
他
從
來
沒
有
失
蹤
又
再
現
身
過
，
村

民
也
從
不
把
他
當
做
奇
蹟
。
他
確
實
有
過
充
滿
魔
力
的
時
光
，
不
過
當
時
他
已
經
是
個
遠
離
家
鄉
的
成
年
人
，
所
謂
充

滿
魔
力
的
時
光
也
僅
僅
只
有
一
天
而
已
，
而
且
據
說
純
粹
是
為
了
愛
。
好
吧
，
這
其
實
是
多
年
後
他
說
給
孫
子
們
︵
尤

其
是
外
孫
女
莎
樂
美
，
她
總
是
邊
聽
邊
微
笑
︶
聽
的
版
本
，
至
於
這
版
本
背
後
煞
風
景
的
祕
辛
，
還
是
不
提
也
罷
。
他

說
他
當
時
見
到
那
個
女
人
，
雙
手
便
流
出
魔
泉
，
其
實
那
只
是
穿
著
俗
氣
西
裝
的
嘉
年
華
會
馬
戲
團
員
玩
的
三
流
把
戲

而
已
。
只
不
過
回
憶
是
耍
弄
花
招
的
專
家
，
總
是
吹
捧
閃
閃
動
人
的
一
切
，
卻
任
由
黑
暗
吞
食
窘
迫
和
苦
痛
。

在
伊
格
納
吉
歐
知
道
魔
法
、
烏
拉
圭
、
樹
上
誕
生
的
女
人
之
前
，
他
最
了
解
威
尼
斯
。
威
尼
斯
如
血
管
般
錯
綜

複
雜
的
運
河
、
抑
揚
頓
挫
的
語
言
、
海
水
的
氣
味
，
還
有
老
家
傳
出
來
的
蘿
勒
和
剛
砍
下
的
柴
薪
香
氣
，
他
都
瞭
然
於




